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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学相互影响的研究

孙　昌　武

[摘　要] 中国宗教对于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极其广泛和深刻 。在中国古代专制政治体

制下 ,儒 、佛 、道(道家和道教)形成支撑思想 、文化发展的三大支柱 ,因而更加强化了宗教与文

学的关系。宗教与文学二者在发展中相互影响 ,相互推动 ,情形十分复杂 ,包括积极的 、消极的

方面;宗教作用于文人生活 、思想 、文学创作的内容与艺术形式 、表现技巧以及文学思想 、文学

批评等等诸多层面 ,成果极其丰硕 ,成为推动文学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 ,深入探讨中国宗教

与文学的关系 ,对于宗教史 、文学史与文化史等领域的研究均具有重大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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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宗教影响文学发展广泛而深刻

关于宗教对于民族发展的意义 ,梁漱溟曾指出:

人类文化都是以宗教开端 ,且每依宗教为中心。人群秩序及政治 ,导源于宗教;人的思想

知识以致各种学术 ,亦无不导源于宗教……非有较高文化不能形成一大民族;而此一大民族的

统一 ,却每都有赖于一大宗教 。[ 1]
(第 95-96 页)

这是基于宗教与文化并生的观念 ,阐发宗教对于民族及其文化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性 。同样 ,被认为与马

克思 、韦伯并列为三大近代社会学奠基人的涂尔干也曾说:

宗教宛如孕育了人类文明所有萌芽的子宫。既然宗教已经包含了全部现实 ———物质的世

界和道德的世界 ,那么 ,推动事物的力就像推动精神的力一样 ,都被纳入了一种宗教形式而加

以设想。这就是为什么形形色色的方法和实践 ,无论是那些使道德生活得以延续的(法律 、道

德 、艺术),还是那些服务于物质生活的(自然科学 、技术科学和实用科学),都直接或间接地来

源于宗教的原因 。[ 2](第 294 页)

涂尔干所说的“宗教”取其广义 ,包括信仰 、思想 、观念 、感情 、情绪 、习俗 、社会组织等各个层面。按照他

的说法 ,宗教包含了“全部现实 ———物质的世界和道德的世界” ,即与人类全部物质和精神生活紧密相关

联。那么研究一个民族的发展及其文化 ,包括文学艺术 ,不了解它的宗教是难以全面和深入的 。

中国宗教的发展呈现独特形态 。在中国 ,任何宗教神权在任何时代都没有居于统治地位 ,更没有形

成“政教合一”的国家体制 。另一方面 ,中华民族具有强固的重理性 、重人文 、重伦理的传统 ,宗教性明显

是相对淡薄的。可是 ,这种状态并不意味着宗教在中华民族发展中没有发挥重大影响 ,而且这种影响也

并不比宗教对于其他民族的影响弱小。

就历史渊源说 ,夏鼐曾概括指出:

在宗教信仰方面 ,根据考古资料 ,在我国至迟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已有灵魂不死的观念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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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埋葬死者还随葬着生活用具和饮料食物 ,以便他们死后仍可享用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且

(祖)的发现 ,表明当时有生殖崇拜的习俗……新石器时代晚期已有占卜术 ,我们在各地发现有

卜骨和卜甲 。到了殷商时代 ,占卜术更为盛行 ,政府中有专职的贞人 ,卜骨或卜甲上还刻有文

字。周代占卜术衰落 ,但仍有少数占卜的甲骨出土。战国时代楚墓中的“镇墓兽”和漆器花纹

上的怪兽 ,是楚人“信巫鬼”的表现 。[ 3]
(第 147 页)

胡适也曾明确说 , “我们看殷墟(安阳)出土的遗物和文字可以明白殷人的文化是一种宗教的文化。”[ 4]

(第 17页)这样 ,殷 、周以来 ,中华民族的先民已具有十分发达的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与宗教活动在当时曾

起着左右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 。因此 ,讲这一时期的文化史 ,宗教乃是极其重要的内容。这一时期的宗

教也成为后来中国宗教长远发展的源头 。

不过一般讨论中国宗教 ,取其狭义 ,即限于组织化的教团宗教 ,也被称为“历史宗教” 、“教会宗教”或

“传播性宗教”等等 ,主要是指佛 、道二教和宋 、元以后的民间宗教(从多民族国家的构成考虑 ,还包括祆

教 、景教和后来的天主教 、摩尼教 、伊斯兰教等)。在中国最早形成的本土教团宗教是道教 ,兴起在东汉

后期;较之稍早即大约两汉之际输入的外来宗教佛教乃是更成熟的教团宗教。两者大约同时并兴 ,迅速

传播 、发展起来 。就是说到这一时期 ,在中国历史上 ,宗教作为意识形态与其它意识形态(如哲学 、文学 、

艺术等)明确区分开来 ,宗教教团也区别于其它类型的社会组织(例如民间的宗族 、“社”)独立发展起来。

从此这两大宗教在历史上持续地发挥多方面的 、巨大的作用 。

这样 ,佛 、道二教作为组织化的教团宗教在中国形成与传播 ,已经是统一的专制政治体制牢固确立

起来的时期 ,也是内容丰富而卓越的民族文化传统十分成熟的时期 。这种总体环境对于后来这两大宗

教(以及其它宗教)的发展所造成的影响是十分巨大并具有决定性的 。

在中国具体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之下 ,宗教神权不可能超越到专制国家之上 ,或处于现实统治体制之

外。特别是作为统治意识形态的儒家的价值观与伦理体系成为抵制宗教发展的力量 ,相当有效地消解

了宗教信仰的虔诚和盲目 。因而不管某些王朝 、某些帝王曾如何崇佛 、媚道 ,如何优遇僧 、道 ,也不管某

些时候教团如何膨胀 ,形成多么大的实力 ,从根本上说中国的佛 、道二教只能作为世俗政权的附庸存在。

这在世界宗教史上是相当独特的现象 ,也成为文化史 、人类学 、比较宗教学等学科研究的重大课题 。

但是 ,关于佛 、道二教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 ,陈寅恪又曾作出这样的判断:

……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 ,最深最巨者 ,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

面 ,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 ,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
[ 5]
(第 251 页)

而纵观佛 、道二教的历史发展 ,其在广泛的思想文化领域形成上述势力 ,则是在东晋以后 ,到南北朝 、隋

唐时期更臻于极盛。牟宗三论及历史上的这一段也曾明确说道:

就哲学言 ,佛教的启发性最大 ,开发的新理境最多 ,所牵涉的层面也最广。[ 6](第 237 页)

两位学术前辈所论“思想学术” 、“哲学” ,实则文学艺术的状况亦复如是 。佛 、道二教之所以能够造成如

此广泛而巨大的影响 ,主要是因为两汉以来 ,作为统治意识形态的儒家(诸子百家也大体一样)基本是政

治 、伦理思想体系 ,即是所谓“治人”的学问 ,缺乏对于所谓“终极关怀”的探索 ,也无力解决人人面临的

“生死大事” 。这就形成佛 、道二教和各种民间宗教赢得人心的有利机缘。另一方面 ,正因为佛 、道二教

教团被强制编制在专制社会体制之中而缺乏宗教特有的超越性和独立性 ,反而使它们能够与社会生活

的方方面确立起更紧密的关联 ,从而更有可能把影响渗透到思想 、学术和民众精神的方方面面 。这样 ,

尽管它们本质上乃是世俗政权的附庸 ,但在民众精神生活中却又赢得了某种优势 ,在社会上更占据不可

或缺的地位 ,以致虽然在个别时期受到压制甚至被强力取缔 ,但不久之后却又勃然振兴。

这样 ,两汉之后 ,儒 、道(道家和道教)、佛三家逐渐形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三大支柱。中国文化的博

大精深 ,它的兼容并蓄的包容性格在这方面也充分地显现出来。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土壤和文化环境之

下 ,佛 、道二教和民间宗教给文学以极其广泛 、深入的影响。这种影响又成为文学发展的巨大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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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宗教发展的特征及其与文学的关联

在中国历史上 ,宗教对于思想 、学术 、文学 、艺术等广阔的文化领域发挥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除了前

述政治体制和思想传统的总体环境而外 ,还有以下几点起着重要作用 ,关系重大 。

中国多种宗教并存 ,这些宗教又都是多神教。形成中国宗教的这种形态 ,与上述专制国家体制有着

直接关系:绝对的世俗统治权威不会容许存在另外一种唯一宗教 、唯一神的绝对权威 。这乃是人类文化

学上的规律。而中国历史上多种多神教并兴的形势 ,形成了极其多样的信仰内容和极其复杂的神谱 ,加

之这些宗教内容上又具有不同层次:作为核心的当然是信仰 ,同时又发展出各种各样的宗教观念(如鬼

神 、灵魂 、报应等)、心态(如戒惧 、感恩 、忏悔 、慈悲等)、仪式和习俗等等 ,这就使得以佛 、道二教为主的中

国宗教不论从形式看 ,还是从内容说 ,都多种多样 ,多姿多彩 ,从而给文学创作提供了无穷无尽的资源。

中国佛 、道二教(本土民间宗教大体同样)作为“教团宗教” ,形成社会体制之外的“方外”社会组织 ,

采取了相当特殊的结构。如上所说当初输入中土的印度佛教已经是成熟的教团宗教 ,后来以道教为主

的本土宗教几乎全都借鉴佛教而形成自身的教团 。佛教教团的核心是比丘和比丘尼 ,他们是出家人即

个体修道者;又有优婆塞和优婆夷 ,是在家修道者 ,作为僧团的外护。这四者统称为“四众” ,即一般意义

上的佛教信徒。但从实际情况看 ,后两者身份界限相当含混 ,在实际操作上取得居士身份并没有严格规

定。有些人不经过正式受戒程序 ,可以自称或被认为为居士;更多的人只是吃斋念佛 ,也被看作信徒。

形容宋 、明以来的民间佛教信仰 ,有“家家阿弥陀 ,户户观世音”之说 ,即表明在当时弥陀 、观音信仰几乎

具有全民性质。可实际上人们信仰的虔诚程度大不相同 。因而在中国 ,对佛教徒的人数进行精确统计

是不可能的。后来道教的教团组织与戒律均模仿佛教 ,形成道士出家制度 ,也有在家修道的。民间宗教

的组织形态也大体同样。这样 ,中国宗教在教团核心之外包容了松散 、庞大 、信仰虔诚程度不一的信众

群体 。宗教团体这样的结构固然缺乏组织上的严密和强固 ,可是其发挥的作用却不全然是负面的 。正

因为采取这种松散形态 ,使得它们有可能在精神上联系更广大的人群 ,在社会上更广泛地扩展影响 。这

样 ,中国教团独特的组织形式 ,同样有助于在文坛上发挥更大 、更普遍的影响。

在中国高度发达的思想 、文化传统中生存 、发展的诸宗教大都具有相当丰富的文化内涵 ,随着自身

发展更不断创造和积累丰厚的文化价值 。印度佛教乃是古代印度文化的结晶和载体 ,在连续千余年间

(从两汉之际到北宋中期)不间断地输入中国 ,成为古代世界规模宏伟 、成就巨大的文化交流活动。而佛

教在中国扎根 、发展 ,伴随着“中国化”进程 ,其文化内涵又进一步得到充实和发挥。早期道教本来主要

活跃在民间的分散教派 ,在发展中积极接纳了中国传统文化 、主要是作为先秦显学之一的道家的影响 ,

又多方面借鉴了形态成熟的佛教 ,到东晋时期更与世家大族相结合 ,扩展到社会上层 ,文化层次从而迅

速得到提高。这样 ,佛 、道二教成为高水平的文化载体 ,得以与居思想统治地位的儒家相抗衡;三者更在

相斗争 、相交锋中相交流 、相融合 ,更有助于各自的文化内涵不断地丰富起来。这样 ,佛教和道教均成为

庞大的 、包罗万象的知识体系 ,特别是在哲学 、伦理 、文学 、艺术等领域取得多方面 、重大的成就 ,从而奠

定了它们在民族发展中的牢固根基 。这也是文学接受他们影响的重要条件和原因。

与上一点相联系 ,在古代中国等级森严的社会里 ,宗教信仰的所谓“大传统” 、“小传统”的分化十分

明显 。佛教史上有所谓“皇室佛教” 、“贵族佛教” 、“士大夫佛教” 、“民间佛教” 、“都市佛教” 、“山林佛教”

等等称谓 ,正体现在不同社会阶层中佛教发展状态的差异;同样 ,早期道教本来是分散的民间教派 ,后来

又形成所谓灵宝派 、上清派 、天师道等 ,又有“金丹道教” 、“符箓道教” 、“内丹道教”等各种称谓;宋 、金以

后在民众间更是教派棼起 。在这派系纷繁的“小传统”中 ,教内外知识精英发挥着关键作用。这是因为

宗教派系的区分基于教理分歧 ,而教理建设基本是知识阶层的事 。这些高僧高道中许多人从事的活动

具有重大文化价值 ,世俗知识阶层有可能也有必要与他们确立起密切联系。另一方面 ,佛 、道二教在社

会上弘扬 、传播 ,亲近它们的世俗文人士大夫也发挥了重大作用 。这样 ,活跃在教内外 、具有文化学养的

知识阶层乃是推动佛 、道二教发展的主体 ,而文坛正是这些人活动的主要领地。宋 、元以来的民间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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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内涵不如佛 、道二教丰厚 ,但是民间知识分子同样在这些教派的建设与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 。

而进一步扩展开来看 ,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上具有强大的包容性。梁启超精辟地指出:

凡一民族之文化 ,其容纳性愈富者 ,其增展力愈强 ,此定理也 。我民族对于外来文化之容

纳性 ,惟佛学输入时代最能发挥。故不惟思想界生莫大之变化 ,即文学界亦然 ,其显绩可得而

言也 。
[ 7]
(第 27 页)

中 、印两大民族文化包容性格正相契合 ,对于中国人接受佛教 ,对于佛教发挥在中国各文化领域的影响

都起着关键作用 。从总体看 ,中国历代王朝均以儒 、道 、佛并兴为国策 ,知识阶层大都兼容“三教” 。所谓

“儒以治国 ,道以治身 ,佛以治心”之类观念在文人中不仅表之于言 ,且见之于行。结果在相当封闭的专

制政治体制之下 ,这种思想 、文化的包容性开阔了文人的视野 ,推进了文学表现境界的拓展。宗教的包

容性与整个文化的包容性相互促进 ,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持续繁荣正与这种包容性有直接关系。

再有 ,和上面所说的一点相关联 ,如钱穆曾深刻地指出过:

……我们若说中国古代文化进展 ,是政治化了宗教 ,伦理化了政治 ,则又可说他艺术化或

文学化了伦理 ,又人生化了艺术或文学。
[ 7]
(第 74 页)

前面已经提到 ,相对而言 ,中华民族的宗教性淡薄 ,信仰心态缺乏坚定与虔诚 。而中国宗教发展起到重

大作用的是 ,正由于信仰心的普遍淡漠与游移 ,一方面形成对于不同宗教采取兼容并蓄或“姑妄听之”的

态度 ,从而使它们得以更普遍地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之中;另一方面宗教又往往被当作“百家”之一来容

纳 ,它们被更广泛的知识阶层当作思想 、学术来接受。这也极大地强化了宗教的影响力。在中国传统的

文学创作中 ,不同宗教的各种观念 、内容杂糅其中 ,对待宗教的各种态度得以自由地表达 ,晋 、宋之后有

成就的文人几乎没有不与佛 、道发生关联并在作品里加以表现的 。

三 、中国宗教与文学在发展中相互影响 、相互推动

讨论中国历史上宗教与文学的关系 ,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情形极其复杂。研究文学史 ,人

们多注意佛 、道二教和民间宗教影响了文人和文学创作 ,实际上文学对于这些宗教的发展同样起着重大

的 、甚至是关键性的作用 。众所周知 ,汉末分散的民间道教教派逐渐发展为规范化的教团宗教 ,文人出

身的道士如葛洪 、陆修静等(还有许多没有留下姓名的教内外人士)起了重要作用。他们既提高了道教

的教理及其一般的文化水平 ,他们创作的道教经典(其中相当一部分可看作是文学作品)也推动了整个

道教的发展和演变。例如汉 、魏以来的一大批仙传作品 ,乃是志怪小说的重要一类 ,它们的出现推动了

社会上下神仙信仰的兴盛 ,而神仙信仰乃是道教的核心内容 。外来佛教在中国得以生存 、扎根 ,逐步“中

国化”是必要条件;而推动“中国化”进程 ,本土文人和文学创作也起到重大作用 。例如慧远 、僧肇等对于

推进佛教“中国化”做出巨大贡献的僧人 ,在当时文坛的创作上也都是佼佼者。许理和曾论及晋 、宋之际

慧远在华夏文化正统所在的江东地区树立起一种知识分子精英佛教的新形态和新风气:

在吸收了一整套异质文化因素之后 , “归隐”成了在中古社会初期的士大夫中间最为普遍的

理想 ,这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老子》 、《庄子》之脱俗的特点和古代巫术的宗教背景相脱离 ,并转

而成为士大夫的语言 ,这构成了“归隐”的哲学基础;“清净” 、“守一”和小国寡民的“纯朴”则为它

提供了道德依据;文学研究和艺术追求如诗歌 、绘画 、音乐及书法也都成了“归隐”的分内之事。

我们已经看到 ,自公元 4世纪初开始 ,这个情结已和理想的寺院生活联系在一起 ,且所有这些因

素最终都在寺院里找到了自己的归宿:隐士般的生活现在以集体的方式实践 ,并获得了一种新的

宗教意义和更为深刻的意识形态论证 ,虽则其中掺杂了许多世俗理想的成分在内。

所有这些因素均以一种高度发展的方式体现在庐山僧人身上:佛教哲学和玄学 ,禅定和超

自然力崇拜 ,自然之美和禁欲生活 、清谈 ,学术研究和艺术活动 ,与世无争和政治中立……。[ 9]

(第 349-350页)

庐山佛教确立起来的这种风范后来延续久远 ,影响及于社会生活的广泛领域;另一个方面 ,慧远本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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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厚的本土文化修养的基础上发挥佛教教理 ,沟通僧 、俗 ,融会释 、儒 、道 、玄 ,也大大有助于佛教的建设

和传播。钱穆论及中国佛教的特征又曾精辟地指出:

在此我们需要特别指出一点 ,印度佛教 ,本与其它宗教不同 ,它虽亦有偶像崇拜和神话粉

饰 ,但到底是更倾向于人生哲学之研寻 ,并注重在人类内心智慧之自启自悟的。尤其在当时中

国的佛教 ,更可说是哲理的探求远超过宗教的信仰 。因此在印度 ,佛教以“小乘”为正统 , “大

乘”为闰位 。但在中国 ,则小乘推行时期甚短 ,两晋以后即大乘盛行 。在印度 ,大乘初起 ,与小

乘对抗极烈 。在中国 ,则开始即二乘错杂输入 ,兼听并信。此后大乘风靡 ,亦不以傍习小乘为

病。至于持小乘讥毁大乘者 ,在中国几绝无仅有。中国佛教显然更偏重在学理而偏轻于信仰

的 ,这又可说是中国文化一种特殊精神之表现 。
[ 8]
(第 147 页)

这样 ,就佛 、道二教的发展论 ,历代中国文人和文学创作给予的影响是极其巨大和重要的。来自文坛的

这种作用 ,有力地推动着它们的演进 ,扩展了它们的传播。不断演进和广泛传播的宗教与文人及其创作

二者间在复杂的相互作用中发展 ,这种作用又是正面和负面交织在一起 ,需要认真加以分析 、梳理的。

四 、中国宗教影响文学的几个主要层面

从文学创作说 ,宗教乃是它所表现的主要内容 。按余国藩的说法:“文学更可能是宗教传统唯一主

要的纪录。”
[ 10]

(第 410 页)。一般所谓“宗教文学” ,取其狭义 ,指佛 、道二教和民间宗教经典里的文学创

作和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拓展开来从广义说 ,则更多教内外作者宣扬宗教信仰 、表现宗教题材的作品

都可以称为“宗教文学”。至于一般文人的生活 、思想及其创作内容和形式受到宗教的影响 ,可资探讨的

领域就更十分广阔。举其荦荦大者 ,有以下几个方面。

佛 、道二教和各种民间宗教的信仰 ,它们的教义 、教理影响历代文人的精神世界 。特别是佛 、道二

教 ,经过长期发展 ,演变 ,内容极其丰富 。早期原始的反体制的民间道教教派与晋 、宋世族阶层为主体的

道教教派不同;后来经过陆修静“清整”过的道教与东晋时期分散的教派又有相同;以至后来金 、元时期

的正一 、全真等教派 ,更全然更改了早期道教的面貌。佛教的情况就更为复杂:在印度形成的不同部派

相继传入中国 ,它们的教理体系是不同的;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中国化” ,形成繁荣的义学“师说” ,这

是消化外来教理 、阐发专经专论的中国佛教学派;在此基础上到隋唐时期又形成一批宗派 ,其中影响最

为巨大的净土宗和禅宗已经根本脱卸了外来面貌 。这些还都是属于教团上层教理建设范畴的 。一般民

众信仰状况则更为复杂。这样 ,长期发展 、复杂演变的佛 、道及民间宗教的思想观念 、实践活动就给文人

和文学创作提供了无穷无尽的题材 、主题和思想内容。

佛 、道二教的教团与作为其活动基地的寺 、观均形成巨大的规模和强大的势力 ,其所体现的独特的

人生理念影响也是相当普遍而巨大的。特别是在中国具体条件下 ,寺 、观更发挥地区文化中心 、社会教

育中心 、救济中心 、文人活动中心等等功能;寺 、观经济更构成社会经济的重要成分 ,有些时期极端膨胀 ,

以至在整个国家经济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历代兴旺发达的教团 、寺观 ,以及围绕它们的居士 、信徒以

及接受习染的一般文人 、民众的实践活动 ,就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多种多样的灵感 、意象和题材 。佛 、道勃

兴在晋 、宋以后 ,著名作家中几乎没有不表现这类内容的。

宗教经典是在其历史发展中由信徒逐渐结集起来的 ,它们给历代文学创作的语言 、体裁 、表现方法

和艺术技巧等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资源。前面已提到 ,翻译佛典里有许多本身就是文学作品 ,更多的则具

有一定文学性 ,中国人不仅通过它们接受了佛教 ,更接触 、了解 、接受了这些民族的宝贵文学成就 ,实现

了古代中国与南亚 、中亚各民族的规模宏伟 、时间长远的文学交流。这对于中国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化

发展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 。即以语言而论 ,通过翻译佛典输入了大量新的词语 、句式 、修辞方法和表达

技巧 ,这些作为文学创作的工具和手段 ,大幅度地改变了文学创作的面貌。道教经典许多是模仿佛典制

作的 ,同样创造出许多新鲜的语汇和表达方式 ,成为文学语言的新成分 。又如佛 、道和后来的民间宗教

在宣教中均多采用民间文艺形式。这对于文学体裁的创造起了巨大的乃至决定性的作用 ,特别是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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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促进了民间说唱样式的创新 。变文和宝卷即是典型例子 ,它们都是在宣教活动中形成的 ,它们又直接

影响了鼓词和说书等民间曲艺形式的发展。宋元以后小说 、戏曲创作的发展和繁荣 ,佛 、道二教也都起

到多方面重大作用。

独特的宗教思维方式启发和丰富了历代作家的玄想与构思 ,这对于扩展创作领域和创作方法都具

有重大意义。可以举两方面例子。基于宗教信仰的独特而丰富的玄想境界 ,成为文学创作的新鲜内容。

例如关于“他界”的幻想 ,佛教里有诸佛净土 ,道教里有仙界(洞天福地),这是在中国固有的“三界”(天

堂 、人间 、冥界)之外的玄想的空间 。又如“人物” ,佛教里有佛 、菩萨 ,有“三界”“六道”里的各种天神(龙

王 、龙女),有恶魔 、阎王;道教里有众多的仙人 、鬼怪等;民间宗教更创造出众多俗神 ,并把佛 、道二教众

神纳入自身的神谱之中。这些“人物”更有许多不可思议的神通变化 ,他们流转在六道 、三世(过 、现 、

未),能够变形 、分身 、幻化(化人 、化物 、化现某种境界)、离魂 、梦游 、入冥(地狱)、升天 、游历它界(龙宫 、

大海等)等等。比起这大胆玄想的宗教世界 ,中国文学固有的浪漫幻想就显得苍白无力了 。再如佛教的

“禅”和与之相关联的道教“内丹”修炼 ,都把个人心性养炼作为成佛 、升仙的主要手段;而凝思 、绝想 、神

游 、幻想等思维形式则是养炼的基本方式。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学传统强调兴 、观 、群 、怨 ,要求饥者歌食 ,

劳者歌事 ,注重对现实的忠实反映 ,发挥想象的空间是有限的。佛 、道提供放诞无忌 、大胆夸饰的思维方

式 ,给文学创作注入了新生机 ,有助于创作风格的丰富和多样化 。

此外 ,文学思想与文学批评和世界观 、认识论有直接关系。基于佛 、道二教的世界观和认识论 ,发挥

出有关文学创作的“真实” 、“形象” 、“典型”等重大问题的独特观念 ,形成对于美和艺术美感的独特体认 ,

对于创作主体的修养与行为提出了特殊要求 ,等等 ,从而给文学理论和文学评论提供众多新的概念 、观

念 、观点和标准 。从刘勰的《文心雕龙》到王国维的《人间词话》 ,许多文学理论 、批评的重大创获都和佛 、

道二教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五 、有关中国宗教与文学关系研究亟待深入

上述简单介绍足以表明 ,有关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学的研究十分重要 ,相关研究领域相当广阔 ,课题

很多 。而陈寅恪曾尖锐指出:

中国史学莫盛于宋 ,而宋代史家之著述 ,于宗教往往疏略 ,此不独由于意执之偏蔽 ,亦其知

见之狭陋有以致之。元明及清 ,治史者之学识更不逮宋……
[ 11]

(第 240页)

自 20世纪初 ,随着现代社会人文科学在中国的振兴 ,有关宗教包括宗教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得到重视 ,一

个时期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以后的情形一波三折 ,直到改革开放 ,局面始有所改观。近年来 ,与

中国宗教和中国文学相关联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 ,优秀成果逐年增多。特别是一批年轻的学术新秀勇

于开拓 ,锐于进取 ,论作颇为可观。但是 ,一个学科的起衰济弊非计日可以程功。当前有关宗教与文学

的研究 ,还主要侧重在佛 、道二教对于文人及其创作的影响 ,以及禅与诗歌创作的相互影响这两个相对

狭窄的方面。更多重要课题还较少或没有涉及 ,高水准的 、扎实深入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 。但正是这种

情况 ,给有志于在这一领域耕耘的人准备下广阔的场地 。

有关宗教学术研究起步艰难 ,是人们不愿涉足的原因之一。本来有关宗教的现象十分复杂 ,从事研

究需要众多学科相当的基础。甚至作为研究工作第一步的解读文献工作即障碍重重:复杂难解的名相

乃是研治宗教学术的一大难关 。绝大多数宗教文献没有经过科学整理 ,又缺乏已有研究成果可资借鉴 ,

探讨宗教与文学的关系又属于所谓“交叉学科” ,即使是基本文献的应用都充满疑难 。举个简单例子 ,比

如探讨谢灵运 、王维的佛教信仰 ,必然涉及他们接受《维摩诘经》的情况 。《维摩诘经》现存三个译本 ,首

先得明确他们读的是现存三种译本里的哪一部。这就涉及译经史的知识 ,还需要了解不同译本使用译

名以及表达思想观念的不同。同样 ,慧能的《坛经》是禅宗根本典籍 ,唐 、宋许多文人受到它的影响 ,现存

有不同文本 ,主要的有四个 ,差别很大。假如讨论王维 、白居易以至“公安三袁”接受《坛经》的影响 ,同样

首先得明确他们读的是哪一种本子 。这还只是运用基本文献层面的相对单纯的问题 。但这从事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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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经的第一步 ,就非有相当坚实的 、多学科的学术准备不可。另外还应注意到 ,宗教本是千百万民众的

实践活动 。记述有关现象的材料 ,除了中国传统的“四部”书 ,更多保存在碑传 、方志 、笔记 、杂说等“杂

书”里 ,这类书一般一向不被重视 ,传本稀缺。此外除了文献记录 ,对于探讨宗教现象 ,田野考察和考古

发掘资料十分重要 ,这两方面都不断有新的发现。这些都体现了宗教研究的特殊性和艰巨性 。

季羡林先生谈比较文学研究 ,说过这样意思的话:要把事情看得难一些 ,看得越难越好。相关宗教

的学术研究也是如此 。不过对于有志于从事研究的人来说 ,不断地克服困难 、艰难地探索真理正是学术

生涯难得的乐趣;而且工作越是艰巨 ,越会激发起顽强探索的动力和毅力。相信会有更多的人参与到中

国宗教与中国文学这一学术领域的耕耘中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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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Mutual Influence of Chinese Religions

and Chinese Literature

Sun Changwu

(Schoo l o f Literature , Nankai Univ ersity , Tianjin 300071 , China)

Abstract:The Chinese religion has had ex tensive and profound inf 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 se lite ra ture.In the autocratic ancient China , the Confucianism , Buddhism and Taoism became

three pi llars of Chinese ideo logy and culture , which strengthe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relig ions and literature.The mutual inf luence is bo th po sitive and negative.The g reat influence of

Chine se religions on Chinese culture is found ex tensively in such areas as the lifesty le and thought of

the w rite rs , literary forms and themes , li terary techniques , though ts and criticism , where the religion

has become an impo rtant fo rce fo r literary development .Hence , to approach historically the

relationship betw een Chinese relig ions and literature is o f g reat significance , especially to the study of

the histo ry o f Chine se religions , literature and culture.

Key words:Chinese religions ;Chinese literature;mutual inf 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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